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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貝特格？ 
—評貝特格對朋霍費爾經典傳記形象的塑造 
 

黃瑛 

浙江大學人文學院博士後 

 

 

 

二〇一五年至二〇一六年，兩本美國作者寫作的朋霍

費爾傳記相繼被譯為中文出版，一本是記者梅塔薩斯（Eric 

Metaxas）的《朋霍費爾：牧師、殉道者、先知、間諜》

（Bonhoeffer: Pastor, Martyr, Prophet, Spy），1一本是曾經

的朋霍費爾研究者馬什（Charles Marsh）的《陌生的榮耀》

（Strange Glory）。2這一漢語朋霍費爾傳記出版的小高潮

一方面顯示了漢語世界對朋霍費爾生平和神學的巨大興

趣，展示了漢語學界對朋霍費爾生平和神學密不可分的認

識；另一方面，它又代表了漢語朋霍費爾研究和國際朋霍

費爾研究的隔膜。儘管這兩本新近出版的美國傳記有其可

圈可點之處，但其自身的問題也不容小覷。兩本傳記展現

出來的共同問題是對中期朋霍費爾和晚期朋霍費爾及其歷

史背景理解的偏差，3以及作者分別按照各自的需求隨意地

                                                             
 1  梅塔薩斯著，顧華德譯，《朋霍費爾：牧師，殉道者，先知，間諜》（上海：上海三聯，

2015）。 
 2  馬什著，徐震宇譯，《陌生的榮耀》（上海：上海文藝，2016）。 
 3  比如梅塔薩斯在他的傳記標題中稱朋霍費爾為「間諜」。事實上，朋霍費爾從未從事間

諜活動。朋霍費爾在抵抗運動中扮演的角色，經常被描述為「聯絡者」（V-Mann），
即聯絡德國國內的抵抗運動組織和外國支持者。儘管他任職的國防軍防禦部是軍中情
報機關，但朋霍費爾並未參與參戰任何一方的間諜工作。利用他早年在普世運動中與
外國友人建立的聯繫，朋霍費爾在抵抗運動中的職責實際上是向外國傳遞這樣一個訊
息，即抵抗運動組織正在策劃刺殺希特勒，藉此讓外界了解到德國國內還有抵抗希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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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取材料，塑造出一個回應現代需求的聖徒形象，無論是梅

塔薩斯隨意塑造的福音派聖徒形象，4還是馬什試圖創造的

「同性戀」聖徒形象，5都堪稱對朋霍費爾誤讀的典範。6另

一方面，兩本傳記又都在或顯明或暗示地回應着這樣的問

題，如何審視貝特格（Eberhard Bethge）7—著名的朋霍

                                                                                                                     
勒的「另一個德國」的存在。這一活動的目的是確保如果抵抗運動組織刺殺行動成功，
他們建立的新政府能迅速與外國參戰方政府簽訂協議，儘快結束戰爭。 

 4  參見 Clifford Green, “Hijacking Bonhoeffer”, in The Christian Century, October 4, 2010。
（ 全 文 見 ： https://www christiancentury org/reviews/2010-09/hijacking-bonhoeffer, 
accessed on 22 August 2019）。格林（Clifford Green）是《朋霍費爾校注全集英文版》
（DBWE）的總主編。格林這篇文章在肯定梅塔薩斯非凡的敍事才能的同時，對梅塔薩
斯的傳記展開了犀利批評。他的批評十分恰切：梅塔薩斯沒有把朋霍費爾神學放在他
的時代去理解，而是放在今天福音派和自由派的兩極對立中去理解，從而錯誤地將朋
霍費爾及其所屬的認信教會，塑造為福音派基督徒和福音派基督教會的同義詞。 

 5  馬什在他書籍的英文版和其他文章中多次談到支持他論點的兩個最重要的論據，其一
是朋霍費爾一九四〇年底在埃塔爾（Ettal）修道院寫給貝特格的信（參見 Dietrich 
Bonhoeffer, Konspiration und Haft 1940-1945 [DBW 16; Gütersloher: Gütersloher, 
1996]）。一些信中朋霍費爾請求貝特格管理他的財產（參見 Bonhoeffer, “an Bethge vom 
28  November 1940”, in Konspiration und Haft 1940-1945, p  81），另一封信中朋霍費爾請
求貝特格將他的聖誕禮物帶給父母。此外馬什檢索了柏林國家圖書館中所存的貝特格
遺稿遺物，發現了貝特格和朋霍費爾曾經擁有共同銀行帳戶。馬什說，「他不能相信朋
霍費爾和貝特格之間的情侶關係居然發展到了這樣一種牢固的地步」，由此馬什對「貝
特格和朋霍費爾之間浪漫的純潔戀情」確信無疑。（引文參見 Tiffany Stanley, “The Life 
of Dietrich Bonhoeffer: An Interview with Charles Marsh”, in Religion & Politics (July 30, 
2014)。(http://religionandpolitics org/2014/07/30/the-life-of-dietrich-bonhoeffer-an- interview- 
with-charles-marsh/, accessed 22 August 2019）。馬什通過一個共同的銀行帳戶來推斷朋
霍費爾和貝特格的關係，源於他對朋霍費爾所生活的德國社會和歷史背景的嚴重誤讀
和曲解。事實上，在當時的德國社會，一個上層社會的紳士找朋友或他人來幫助管理
錢財和帳戶並不鮮見。此外，朋霍費爾從一九三八年一月起被限制進入柏林，從一九
四〇年九月起必須按時去居住地附近的警察局報告行蹤，這些限制給他的自由行動帶
來極大的不便。這也不難理解為何朋霍費爾在一九四〇年需要貝特格在柏林幫他管理
財務和為他帶聖誕禮物回家。而貝特格本人還將馬上成為朋霍費爾外甥女的丈夫，深
得朋霍費爾本人和家族的信賴。 

    馬什的傳記確給我們帶來了一些新思考，比如他強調美國黑人教會與神學對朋霍
費爾神學的影響。但他把學者發掘和論證材料的能力大量耗費在對朋霍費爾性向的捕
風捉影上，也因此他的這本傳記飽受批評。但該書中文翻譯對原文有刪減，涉及馬什
猜測的內容都被剔除了，因此我們在中文版中無法讀到這部分內容。 

 6  對這兩本傳記的批評，還可參見施林根茨彭著，黃瑛譯，〈對一本朋霍費爾傳記我們應
有何種期待？〉，載《基督教學術》16（2017），頁 497-522。 

 7  貝特格是為朋霍費爾作傳最合適的人選。貝特格是朋霍費爾的摯友、家人（一九四三年
他與朋霍費爾的外甥女結婚），對朋霍費爾極為熟悉，深得朋霍費爾及其家人的信任。
他又是朋霍費爾交流思想的伙伴，朋霍費爾一九四三年被捕後大部分信件就是寫給貝
特格，在這些通信中朋霍費爾發展了「非宗教的解釋」、「世界已成年」等思想。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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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爾傳記《朋霍費爾—神學家、基督徒、同代人》（Dietrich 

Bonhoeffer. Theologe, Christ, Zeitgenosse）8作者——的人格

和思想今天在朋霍費爾研究中的地位。梅塔薩斯二〇一〇

年英文傳記的敘述和結構顯明他受到了貝特格傳記結構的

影響，連名字《朋霍費爾—牧師、殉道者、先知、間諜》

也頗有向貝特格傳記致敬的意味。而馬什則希望在貝特格

未發表的信件及朋霍費爾全集校注版（Dietrich Bonhoeffer 

Werke）9的一些精挑細選的信件的支撐下，重新定義貝特

格和朋霍費爾之間的友誼。相對於逐新趨異的漢語學界對
                                                                                                                     

以這種對朋霍費爾的生平的熟識、思想的了解、以及在納粹上台後並肩作戰的經驗出
發，貝特格撰寫了他資料翔實的朋霍費爾傳記。 

 8  Eberhard Bethge, Dietrich Bonhoeffer. Theologe, Christ, Zeitgenosse (München: Chr  Kaiser, 
1967)  

 9  德語朋霍費爾學術協會自八〇年代晚期開始推動了跨度近三十年的朋霍費爾全集批判
校注版（德語簡稱 DBW，下文簡稱「校注版」）的出版工作。自一九八六年到二〇一
三年，這套全集已經按年代順序整理出版了多達十九卷的朋霍費爾文稿，其中包括十
七卷正式版、兩卷增訂本。校注版文稿類型豐富多樣，不僅包括讀者熟悉的已出版的
朋霍費爾的專著和書信，如《追隨基督》（Nachfolge）、《抵抗與順從》（Widerstand 
und Ergebung，漢語選譯本名為《獄中書簡》）；更包括大量新收集整理而來的朋霍費
爾的書信、日記、戲劇、草稿、佈道、學生時期課程論文、獎學金申請信札、講座手
稿以及授課時聽眾所錄筆記等。這些書信和文章彙編佔了文集總體量的一半以上。它
們大大的豐富了作為研究依據的朋霍費爾的生平和思想。校注版全集各卷如下：
Dietrich Bonhoeffer, Werke (DBW) 17 Vol  a  2 Supplementary Vol  (ed  Eberhard Bethge et 
al ; München/ Gütersloh: Chr  Kaiser/ Gütersloher Verlagshaus, 1986 ff)。十七卷：1: 
Sanctorum Communio (München: Chr  Kaiser, 1986)；2: Akt und Sein (München: Chr  Kaiser, 
1988)；3: Schöpfung und Fall (München: Chr  Kaiser, 1989)；4: Nachfolge (München: Chr  
Kaiser, 1989)；5  Gemeinsames Leben/ Das Gebetbuch der Bibel (München: Chr  Kaiser, 
1987)；6: Ethik (München: Chr  Kaiser, 1992)；7  Fragmente aus Tegel (Gütersloh: 
Gütersloher Verlagshaus, 1994)；8: Widerstand und Ergebung (Gütersloh: Gütersloher 
Verlagshaus, 1998)；9: Jugend und Studium 1918-1927 (München: Chr  Kaiser, 1986)；10: 
Barcelona, Berlin, Amerika 1928-1931 (München: Chr  Kaiser, 1991)；11  Ökumene, 
Universität, Pfarramt 1931-1932 (Gütersloh: Gütersloher Verlagshaus, 1994)；12: Berlin 
1932-1933 (Gütersloh: Gütersloher Verlagshaus, 1997)；13: London 1933-1935 (Gütersloh: 
Gütersloher Verlagshaus, 1994)；14: Illegale Theologenausbildung: Finkenwalde 1935-1937 
(Gütersloh: Gütersloher Verlagshaus, 1996) ； 15: Illegale Theologenausbildung 
Sammelvikariate 1937-1940 (Gütersloh: Gütersloher Verlagshaus, 1998)；16: Konspiration 
und Haft 1940-1945 (Gütersloh: Gütersloher Verlagshaus, 1996) ； 17: Register und 
Ergänzungen (Gütersloh: Gütersloher Verlagshaus, 1999)。兩卷補充卷：So ist es gewesen 
(Gütersloh: Gütersloher Verlagshaus, 1995)；Die Finkenwalder Rundbriefe: Briefe und Texte 
von Dietrich Bonhoeffer und seinen Predigerseminaristen 1935-1946 (Gütersloh: Gütersloher 
Verlagshaus, 2013)。下文引用校注版，將只列出 DBW 及其卷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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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七年的貝特格經典傳記的忽略，這兩本傳記的美國

作者都確證了貝特格—最重要的朋霍費爾解讀者—及

其作品對當今的朋霍費爾研究的持續影響力。 

而在德語朋霍費爾研究界，貝特格更早已被視為神學

家和研究者，吸引了朋霍費爾研究者對他持續不斷的關

注。二〇〇九年，藉着貝特格誕辰一百週年，來自德國、

美國的主要以德語寫作的研究者在貝特格曾工作過的萊茵

蘭地區齊聚一堂，召開了名為「認信和抵抗」（Bekennen und 

Widerstehen）的第二次貝特格研討會。二〇一一年，這次

會議的成果以《艾伯哈特．貝特格—朋霍費爾的同行者、

對 話 者 與 詮 釋 者 》 （ Eberhard Bethge. Weggenosse. 

Gesprächspartner und Interpret Dietrich Bonhoeffers）10為名

結集出版，在這本文集中，多篇文章圍繞貝特格對朋霍費

爾形象和神學的塑造展開了討論，然而這些文章大部分都

集中在借助《朋霍費爾全集》校注版新發現的史料和神學

觀點對貝特格解讀的檢驗，11和過去的貝特格研究一樣，研

究者認可貝特格根據歷史材料用嚴謹的歷史分析方法做出

的對朋霍費爾生平發展三階段—神學家、基督徒、同代

人的劃分，卻忽略了在這種劃分背後貝特格對文學方法的

採用及其背後的用意。 

本文將引介分析這本對漢語讀者來說較為陌生卻又最

為經典的朋霍費爾傳記。第一部分將首先介紹貝特格的經

典傳記產生的時代背景和歷史意義，接下來將採取跨學科

的 方 法 ， 引 入 重 要 的 小 說 類 型 概 念 「 教 育 小 說 」

                                                             
 10  Martin Hüneke & Heinrich Bedford-Strohm (eds ), Eberhard Bethge. Weggenosse. 

Gesprächspartner und Interpret Dietrich Bonhoeffers (Gütersloh: Gütersloher Verlagshaus, 
2011)  

 11  見 Christiane Tietz, “Eberhard Bethges Anteil an Dietrich Bonhoeffers Gefängnistheologie“, 
in Hüneke & Bedford-Strohm (eds ) Eberhard Bethge, pp, 5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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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ldungsroman）來考察貝特格的傳記。本文第二部分將

簡略介紹教育小說的概念及歌德的威廉．麥斯特（Wilhelm 

Meister）兩部曲中展現的教育小說的經典形式。第三部分

藉着教育小說提供的文學視角，挖掘貝特格塑造的朋霍費

爾經典形象與教育小說主人公形象之間的內在聯繫，並且

試圖展現貝特格的文學創作方法及其目的。最後在第四部

分思考這本傳記所塑造的朋霍費爾形象經典範式的意義和

局限。 

 

一、 
貝特格寫於一九六七年的朋霍費爾傳記是在朋霍費爾

飽受誤解的歷史處境中應運而生的作品。戰後初期，與在

國外受到普遍讚譽不同，朋霍費爾同參與一九四四年七月

二十日刺殺行動12的抵抗運動者一道，在德國受到普遍的質

疑：朋霍費爾的選擇究竟是出自基督徒的責任感，還是違

背了宗教改革家馬丁路德的順服在上掌權者的教導？晚期

朋霍費爾的選擇是否已經與他本人早期一直信奉的和平主

義信條相違背？在當時的德國神學界，只有參與認信教會

和普世運動活動的三〇年代的「中期朋霍費爾」才是可以

被談論的，「晚期朋霍費爾」則被有意的忽略。貝特格是

最早將朋霍費爾參與抵抗運動的行為和他的信仰直接聯繫

起來的詮釋者。五〇年代初期貝特格和沃爾夫（Ernst 

Wolf）、伊萬德（Hans-Joachim Iwand）等學者一道，通過

演講和文章，在神學領域為朋霍費爾和抵抗運動的參與者

正名，推動了信義宗神學在「兩個王國」理論框架下思考

                                                             
 12  這裏指的是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施陶芬伯格（Claus Schenk Graf von Stauffenberg）在

狼穴（Wolfsschanze）刺殺希特勒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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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教關係問題的「範式轉移」，13他們主張，即使是路德也

承認在特定條件下有對抗在上掌權者的權利。 

正是在為抵抗運動參與者及晚期朋霍費爾正名的時代

背景下，當朋霍費爾與家人的獄中通信在一九五一年以《抵

抗與順服》（Widerstand und Ergebung）為名出版後，14德

國知識界迅速地產生了對晚期朋霍費爾生平、思想的興

趣，很多學者認為朋霍費爾在書信中提到的要對基督教進

行「非宗教性解釋」的觀點，應該歸因於他思想的斷裂式

的演進（Umbruch-These）—比如當時著名學者艾柏林

（Gerhard Ebeling）就認為，朋霍費爾的晚期作品中對宗教

的批評有明顯的與早期作品區別的「天啟終末論」

（apokalyptisch）色彩。15一些學者試圖在晚期朋霍費爾和

早期朋霍費爾思想之間建起鴻溝。 

在梳理大量歷史資料的基礎上，貝特格一九六七年的

傳記中在樹立起了一個與當時的主流朋霍費爾研究截然不

同的朋霍費爾形象—把朋霍費爾的人生階段劃分為神學

家、基督徒和同代人，並且注重這種人格發展背後的內在

關聯與動力，把研究者的聚焦點成功地從晚期朋霍費爾轉

移到了朋霍費爾人格和思想的生成和發展。此種對朋霍費

爾生平的解讀也深深地影響了當時學人對朋霍費爾神學的

理解，一九七一年費爾（Ernst Feil）的研究著作《朋霍費

爾的神學—詮釋學、基督論、對世界的理解》（Die 

Theologie Dietrich Bonhoeffers: Hermeneutik, Christologie, 

                                                             
 13  Michael Klein, “Märtyrer im vollen Sinne dieses Wortes  Das Bild Dietrich Bonhoeffers im 

frühen Gedenken der kirchlichen und politischen Öffentlichkeit”, Evangelische Theologie 67 
(2007), p  424  

 14  Dietrich Bonhoeffer, Widerstand und Ergebung, Briefe und Aufzeichnungen aus der Haft, 1  
Auflage (München: Chr  Kaiser, 1951)  

 15  Gerhard Ebeling, “Die ‘nicht-religiöse Interpretation biblischer Begriffe’”, in Mündige Welt 
II, 1. Weißensee - 2. Verschiedenes  (München: Chr  Kaiser, 1956), p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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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tverständnis）16對全部朋霍費爾著作內在關係進行梳理

後提出對朋霍費爾神學整全性的解讀，這部著作中可以看

出貝特格的明顯影響。貝特格對朋霍費爾生平的經典解讀

具有正本清源的時代意義，在當時即廣獲好評。著名神學

家戈爾維策（Helmuth Gollwitzer）在此書出版不久就撰文

讚揚此書為「本世紀偉大而持久的傳記」。17它亦被後世的

研究者奉為圭臬，直到今天仍然深深塑造着讀者們對朋霍

費爾的理解。在近年來最重要的朋霍費爾傳記作品，蘇黎

世大學教授媞茲（Christiane Tietz）二〇一三年出版的《朋

霍費爾—抵抗運動神學家》（Dietrich Bonhoeffer. Theologe 

im Widerstand）中，作者也盛讚貝特格對朋霍費爾生平的

劃分18能夠經得起歷史及時代的檢驗。 

貝特格塑造的朋霍費爾形象已經成為了讀者和研究者

理解朋霍費爾生平的經典範式，但研究者們過往除了讚賞

貝特格從史料中準確提煉出朋霍費爾生平三階段來，似乎

從未思考過貝特格這本傳記小說的文學方法和他的文學目

的。事實上貝特格劃分的朋霍費爾生平三階段—神學

家、基督徒和同代人—不自覺地對應了教養小說主人公

人生的三個階段—學習時代（Lehrjahre）、漫遊時代

（Wanderjahre）和為師時代（Meisterjahre），雖然貝特格

本人並沒有在該書中或者之後的訪談中提到過教養小說的

概念，但熟悉這類文學體裁的讀者很容易在兩者之間建立

聯系，從而產生探究的興趣。引入教養小說的概念，探究

貝特格的文學創作方法和目的對朋霍費爾經典形象塑造產

                                                             
 16  Ernst Feil, Die Theologie Dietrich Bonhoeffers: Hermeneutik, Christologie, Weltverständnis 

(München: Chr  Kaiser, 1971)  
 17  Helmuth Gollwitzer, “Der Christ als Verschwörer”, Der Spiegel, 26/1967  
 18  見 Christiane Tietz, Dietrich Bonhoeffer. Theologe im Widerstand (München: C H Beck, 

2013), p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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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怎樣的影響，既可以幫助我們在此概念下重新審視貝

特格的解讀，也有助理解貝特格塑造的經典的朋霍費爾形

象的創見和局限。 

 

二、 
教養小說是十八世紀下半葉產生的重要的文學體裁，

學 界 一 般 認 為 教 養 小 說 是 廣 義 的 成 長 小 說

（Entwicklungsroman）這一屬概念的下位概念，特指德國

十八世紀晚期產生的關注個體人格發展的成長小說。一般

認為，典型的該類型的小說是維蘭德（Christoph Martin 

Wieland）的《阿迦通的故事》（Geschichte des Agathon）

和歌德的威廉．麥斯特系列兩部曲。這類小說通常描述主

人公一生的故事，他在「經歷一系列錯誤和失望之後終於

達到了與世界的平衡」。19主人公經歷的錯誤和失望是有目

的的，都是導向主人公的人格的形成和發展，因此，該小

說 呈 現 典 型 的 「 目 的 論 的 結 構 」 （ eine teleologische 

Struktur）。20而在這一過程中，主人公的「尋找自我」

（Selbstfindung）21和探索世界的過程同樣重要。 

歌德的威廉．麥斯特小說被譽為成長小說的巔峰，其

中第二部《威廉．邁斯特的漫遊時代—或者斷念的人們》

（Wilhelm Meisters Wanderjahre: oder die Entsagenden）充

分展現了教育小說中個體的人格發展和邁向世界之間的張

力，「漫遊」和「斷念」（Entsagung）是歌德選用展現這

種張力的鑰字。張榮昌曾在《威廉．邁斯特的漫遊時代》

「譯序」中對這兩個概念做過精彩的解讀：「漫遊，就是

                                                             
 19  Jürgen Jacobs & Markus Krause, Der deutsche Bildungsroman. Gattungsgeschichte vom 18. 

bis zum 20. Jahrhundert (München: C H  Beck, 1989), p  37  
 20  同上。 
 21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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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不再從自我這個中心出發去看世界，而是從多方位觀

察、參與並順應世事……而斷念則意味着：不把自身，而

是把整體看作最高價值」。22歌德在這部小說的題目中借助

漫遊和斷念描畫出麥斯特人格的轉變的過程：主人公由學

習時代以發展個體人格為目標，經過對學習時代的斷念，

而轉向在漫遊時代逐步把整體或者說世界視為最高價值的

轉變。如果歌德寫《威廉．邁斯特的為師時代》，我們可

以大膽地推測那將是將是進一步通過斷念，將個人奉獻給

時代和他人的「同代人」邁斯特。 

 

三、 
以文學形式分類，貝特格的朋霍費爾傳記更應該被視

為教養小說而非傳統的傳記小說。他塑造的朋霍費爾的人

格有鮮明的發展過程，「神學家—基督徒—同代人」的經

典分類完全可以對應「學習時代—漫遊時代—為師時代」的

經典教養小說的框架。下面我們主要以文學視角而非神學

或者歷史的視角來重新分析貝特格寫作的作為教養小說的

朋霍費爾傳記，試圖展現貝特格採擷歷史材料背後隱藏的

文學理念，以及他塑造的朋霍費爾形象與教養小說主人公

的形象的對應性。 

貝特格把一九三一年之前的朋霍費爾青少年階段命名

為「神學家」時代，首先聚焦朋霍費爾的家庭和童年經歷

對他的影響：他成長於普魯士貴族式的家庭之中，與當時

神學界著名的師長為鄰，家庭氛圍開放而自由；在經歷兄

長戰死疆場後，他立志學習神學，曾遊學於圖賓根

（Tübingen）、柏林、羅馬、巴賽隆納、紐約。雖然他二

                                                             
 22  歌德著，張榮昌譯，《威廉．邁斯特的漫遊時代》（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年），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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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歲時就已經完成了教授資格論文《行動與存在》（Akt 

und Sein），但朋霍費爾並不是傳統書齋裏的神學家，他熱

衷參與教會的青少年工作，而廣泛的遊學經歷讓他體會到

世態人情，也接觸到影響他一生的和平主義。這一階段他

在學習和實踐活動中追求成為神學家的個人理想和抱負，

並未投身於服務他人的更為廣闊的事業。因此這一階段可

以被理解為朋霍費爾專注於自我提升的「學習時代」。 

貝特格稱一九三一年從美國第一次留學回國的朋霍費

爾為「基督徒」朋霍費爾，以區別於第一階段的「神學生

／家」23朋霍費爾。這一時期朋霍費爾作為一個已經完成了

學業的年輕人，開始為自己樹立起新的人生的目標。一方

面，他要投身於廣闊的神學事業，在他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一

日的〈今天的神學生應該做甚麼〉（Was soll der Student der 

Theologie heute tun?）一文，24他定義了甚麼是神學事業。他

認為年輕的神學家應該帶着「他們的哲學、倫理學、教育學

（的知識），以及他們對民族和對社會的熱情」25投入到神

學工作上來；此外，他們不應該「輕視神學的科學性」，26而

又要以「他們的工作服務於真正的基督的教會」，27並且時

刻準備着，以其工作去「辨別教會裏的諸種不同的靈

（Geister）」。28正是認識到神學的廣闊性，他在神學領域

中廣泛的漫遊。這裏的漫遊並非是指空間上的遷徙，而是

他在多樣的神學工作中的不停地轉換和整合，以此希冀把

握神學的複雜性。一九三一年，剛剛歸國的他就同時開始

                                                             
 23  貝特格這裏使用的德語詞彙 Theologe，既可以譯為神學家，又可以譯為神學生或者其

他一切從事神學事業的人。 
 24  DBW 12, pp  416-419  
 25  同上，頁 416。 
 26  同上，頁 417。 
 27  同上，頁 418。 
 28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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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三份工作：在柏林大學做講師（Privatdozent），在柏林

技術大學做校牧，還在普世神學運動組織「世界聯盟」

（Weltbund）做國際青年秘書處秘書。這時每一種選擇都

是他的一種神學工作的嘗試，符合他對神學是甚麼的理

解，即他不再把神學理解為個人知識的增長，而是全面地

服務於他人和教會。 

另一方面，朋霍費爾積極加入到當時德國教會內部對

抗「德意志基督徒」的鬥爭中來，把他個人的命運與第三

帝國時期的德國教會中的少數派緊密聯繫起來。然而，在

時勢風譎雲詭的三〇年代，他雖然積極地支援認信教會的

成立和鬥爭，他與教會群體的關係同樣呈現出年輕人的遊

移 不 定 。 他 既 堅 定 不 移 地 反 對 「 雅 利 安 條 款 」

（Arierparagraph）29—一九三三年九月朋霍費爾就與尼莫

勒（Martin Niemöller）一起創辦了社團「牧師緊急聯盟」

（Pfarrernotbund）30；他也在認信教會簽訂《巴門宣言》

（Barmer Theologische Erklärung）後，31仍然繼續抗爭，被

稱為認信教會的激進派「達棱主義者」（Dahlemiten）。32

                                                             
 29  「雅利安條款」出自一九三三年四月七日希特勒根據授權法（Ermächtigungsgesetz）賦

予他的頒佈法律的權力而頒佈的《重設公職人員法》（Gesetz zur Wiederherstellung des 
Berufsbeamtentums），旨在公職領域內清除猶太人和政治上的異己。不久後，德意志黨
團佔多數的帝國教會希望在教會中推行「雅利安條款」，解聘有猶太人血統的牧師。 

 30  Bethge, Dietrich Bonhoeffer, pp  363-365  
 31  一九三四年初，「德意志基督徒」運動在信仰上的背謬和在教會領域推行一體化政策引

發了教會内的有識之士的反對，他們在這一年年初開始自發聚集召開認信會議，成立
認信教會，並在自己的教會團體宣讀認信教堂的信仰宣言，駁斥帝國教會信仰上的錯
謬。一九三四年五月三十一日發表的《巴門神學宣言》是這一教會運動最有影響力的信
仰宣言。 

 32  達崚會議是繼巴門會議後認信教會的又一次重要的全體公會。一九三四年十月面對帝
國教會在教會內推行一體化，要強行合併符騰堡教會和拜仁教會的教會危機，認信教
會緊急召開了這次會議。參與此次會議的討論者一致認為，帝國教會的行為破壞了憲
法。因此此次公會決議中宣稱，德國新教教會已經處於緊急狀態，認信教會應在這樣
的緊急狀狀態中取代帝國教會。這次事件甚至驚動了希特勒，他撤回了合併南德教會
的帝國教會政策，並親自接見了符騰堡及拜仁教會主教。利用帝國教會和認信教會之
間的矛盾，希特勒把自己塑造成一個超越宗派，具有最終裁決權的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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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在教會鬥爭中倍感挫折，幾次出走外國。他曾在一九

三三年十月出走倫敦，並在寫給尊敬的師長巴特（Karl 

Barth）的信中吐露心聲，道出他因反對「雅利安條款」而

面臨內心巨大的困惑和矛盾，在教會中日益孤獨，需要退

回到「沙漠」中。33一九三八年認信教會運動陷入低潮，一

九三九年六月至七月，朋霍費爾計劃離開開戰在即的歐

洲，到美國生活，然而，抵達美國還不足十天，他就下定

決心回到德國，要與德國的基督徒一起承擔即將到來的無

可逃避的可怕命運。34從神學家朋霍費爾到基督徒朋霍費爾

的轉變也可以被視為朋霍費爾由「學習時代」到「漫遊時

代」的轉變。這一階段他不再執着於個人成為神學家的理

想和抱負，而是積極投身於普世教會的「和平」運動以及

一九三三年前後德國教會內部對抗「德意志基督徒」的活

動中。然而，在從美國第二次返回德國前，朋霍費爾仍然

滿足於個人對神學事業的探索，以及徘徊於個體的逍遙和

對團體的責任之間，還沒有做出決斷。 

貝特格將朋霍費爾生命中的第三個階段命名為「同代

人」，指的是朋霍費爾放棄了在新大陸開始個人新生活的

可能，義無反顧地投身到了德國人面臨的可怕的命運中

來。在二戰開始後，教會鬥爭已經不可能的情況下，他選

擇了參與施陶芬伯格領導的軍隊的反納粹活動。朋霍費爾

                                                                                                                     
    認信教會本身是一個跨宗派和政治立場的宗教運動。達崚公會所面對的危機解除

後，認信教會內部湧現原來越多對達崚決議的質疑。而朋霍費爾與少部分認信教會人
士仍堅持達崚公會宣言主張，即認信教會應取代帝國教會，他們因此被稱為激進的「達
崚主義者」。參見 Bethge, Dietrich Bonhoeffer, pp  454-464；以及 Christoph Strohm, Die 
Kirchen im Dritten Reich (München: C H Beck, 2011), pp  58-62。 

 33. Dietrich Bonhoeffer, “Brief an Karl Barth vom 24  Oktober 1933”, in DBW 13, pp  12 ff 。朋
霍費爾在倫敦工作到一九三五年四月。一九三五年四月十五日他回到德國，並於四月
二十六日起出任一間認信教會神學院的院長。 

 34  即「希望自己的國家戰敗，但基督教的文明得到保存」，而不是「看到我們的文明被摧
毀，而國家取得勝利」。參見 Dietrich Bonhoeffer, “Brief an Reinhold Niebuhr (Juni 1939)”, 
in DBW 15, p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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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本傳記的作者曾經這樣寫道：「朋霍費爾在做決定時

經常舉棋不定，唯有這最後一次—即投身抵抗運動的決

定—他是斬釘截鐵地做出並絕無反悔的。」35而在一九四

〇年後面臨被剝奪發表公開講話、印刷和出版的自由後，

朋霍費爾卻從未停止寫作。在寫於一九四〇年二月至一九

四三年四月的《倫理學》（Ethik）草稿中，他用曲筆描寫

時代危機，反思他所見證的納粹的戰爭和反人類罪行，認

為要在基督裏重建崩塌的教會與世界和解的根基。即使在

一九四三年被捕後的獄中，他也從未忘記他計劃寫給下一

代德國人的《倫理學》。他曾在獄中這樣寫道：「我如今

可以置生死於不顧，但我必須完成我的倫理學。」36在朋霍

費爾的生命的最後幾年，他在戰爭中迅速地成長，投身於

抵抗運動中，為世界展現抵抗納粹的「另一個德國」的存

在；而他所做的這一切又與他自身對神學特別是基督論的

理解分不開的，他認為要效法基督，為了和平的緣故而冒

險，選擇讓自己的良心承擔罪責，用自己負責任的行動讓

更多的生命得到保全。他已經不再是「學習時代」為自己

的神學事業而奮鬥的朋霍費爾，也不再是「漫遊時代」初

體驗神學的複雜性和人性的複雜，在個人的逍遙和加入團

體的責任之間來回搖擺的朋霍費爾。此時，他毫無猶豫地

承擔責任，是為了世界和下一代的德國人，也是出於對基

督的呼召的回應。這一階段可以被理解為朋霍費爾實現個

人超越的「為師時代」。 

 

四、 
引入文學的視角，不難辨別出貝特格如何在大量的文

                                                             
 35  施林根茨彭著，黃瑛譯，〈對一本朋霍費爾傳記我們應有何種期待？〉，頁 511。 
 36. DBW 8, p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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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資料、訪談及親身體驗基礎上，重構了經典教育小說主

人公式的朋霍費爾形象。在這部傳記作品中，正是在對過

去的成為神學家的斷念之中，朋霍費爾完成了學習時代到

漫遊時代的過渡；而在對去往新大陸、實現個體逍遙的斷

念之中，朋霍費爾決然投入時代的洪流，用效法耶穌、承

擔責任的行動回應了時代的召喚，從而達到了在艱難歷史

中的自我超越（Erhebung）。在貝特格的敘事中，朋霍費

爾形象不同於傳統傳記小說中的定性的、靜態的傳主形

象——巴赫金（Mikhail Bakhtin）曾對傳記小說做過考證，

認為在傳記小說中「主人公形象……沒有真正的生成與發

展的過程」。37貝特格在教養小說觀念影響下創造了一種朋

霍費爾傳記的範式——一個麥斯特式的動態發展的朋霍費

爾形象：由學習時代的「神學家」朋霍費爾到漫遊時代的

「基督徒」朋霍費爾，再到二戰前從新大陸返回歐洲戰場

的「同代人」朋霍費爾。另一方面，歌德在威廉．麥斯特

小說裏的世界概念不是靜態的世界概念，而是在歷史中展

開的動態的時間和空間。麥斯特面對的世界不再是舊的一

成不變的歐洲，作為麥斯特人格形成舞台的是十九世紀初

期的新時代和這個時代對大洋彼岸新世界的嚮往。巴赫金

讚譽歌德在《威廉．邁斯特》中塑造的主人公是「不在一

個時代的內部，而處在兩個時代的交叉處……前所未有的

新人」。38正是因為歌德塑造了人物與歷史的時間和空間的

互動關係，因而成就了偉大的「偉大的現實主義小說」。39

同樣在對世界概念的發展上，貝特格對教養小說的類型作

出了貢獻，在貝特格的傳記中，作為朋霍費爾人格形成舞

                                                             
 37  巴赫金，〈教育小說及其在現實主義歷史中的意義〉，載白春仁、曉河譯，《巴赫金全

集第三卷：小說理論》（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頁 225。 
 38  同上，頁 232-233。 
 39  同上，頁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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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的世界不是封閉的時空，而是被啟示打開的世界歷史時

空。在他的人格、世界和神聖的張力及互動之中，朋霍費

爾的人格得以成長和成形。而朋霍費爾的人格發展又在這

裏和歷史、啟示緊密相連，這不僅意味着朋霍費爾本人參

與了有影響力的歷史事件，也意味着他的形象在今天被普

遍理解為二十世紀的殉道者，顯明了啟示對世界歷史的參

與。以上兩點正是貝特格塑造的經典朋霍費爾形象所以重

要，並且今天仍然意義非凡的原因。 

 

關鍵詞：貝特格 朋霍費爾傳記 教養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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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finitive biography of Dietrich Bonhoeffer, 

published in 1967, was penned by his friend Eberhard Bethge. 

The biography follows a tripartite narrative of Bonhoeffer’s 

life as theologian, Christian, and contemporary, a division that 

became blueprint for future Bonhoeffer biographies and has 

remained uniquely influential even to this day. Research on 

Bethge has therefore become an independent research 

concentration in the wider field of research on Bonhoeffer. 

This article uncovers the internal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dynamic development of Bonhoeffer’s personality as 

portrayed by Bethge and the stages of the growth of a 

protagonist in a Bildungsroman, a parallel neglected by other 

researchers. In doing so, the present study aims to explain why 

Bethge’s portrayal of Bonhoeffer has outlasted all the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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